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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陸  國際  去煤的未來

轟轟烈烈的減碳中，中國經濟、政治與⽣活會如
何被重構？
改寫能源，便是在改寫你我的⽣活。
端傳媒記者 楊鈺、設計師 郭瑾燁 發⾃新加坡 2021-11-28

「第⼆個檯燈了，東北限電，買個充電的。」這是10⽉初，某網購平台裏有關充電檯燈的⼀則留⾔。
對中國⼤陸的普通⼈⽽⾔，頻發的暴⾬、限電、過早到來的寒潮，讓「氣候變化」、「減碳」、「碳排市場」這些
多落在政策和電動汽⾞宣傳裏的字眼，在最近有了或多或少的實感。雖然⼯廠被拉閘限電的樊卓仍然不能理解：
「⽤電不就已經是環保了嗎？」
11⽉25⽇，獨⽴研究⼩組能源和清潔空氣研究中⼼（CREA）發布報告，指中國6⽉⾄9⽉CO2的排放量，較去年同期
下降0.5%——這是⾃2020年第⼆個季度，也就是Covid-19經濟復甦之後的⾸次下降。在2020年第四季度和2021年第
⼀季度,中國碳排放都創下了10年來最⼤增幅。分析師Lauri Myllyvirta認為，是次下降主要源⾃房市低迷和各地⼤範
圍限電，不過他也警告表⽰，若中國因經濟放緩⽽再次進⾏基礎設施建設，則可能在2030年達到碳達峰⽬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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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累積碳排放量。
在剛剛結束的COP26——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會前⼣，中國更新了國家⾃主貢獻（NDC）的承諾。但經第三⽅
機構CAT（Climate Action Tracker）評估表⽰，中國的NDC⽬標嚴重不⾜，若所有國家都效仿中國做法，則全球在
2100年升溫將超過2°C，最⾼可達3°C。事實上，在氣候危機已通過頻率越來越⾼的極端天氣顯現的時候，中國在化
⽯燃料及⽕電廠上的投資卻未減少，減碳在此前也主要體現在關停⾮國營的⼩煤礦和已幾乎停產的煤礦中。
即使如此，煤還是不夠⽤。據⼀家關注煤炭市場的機構測算，⽕電動⼒煤庫存⽬前嚴重不⾜，加上⼊冬供暖需
求，12⽉仍可能有不⼩的缺⼝需要補⾜。去煤在中國為何這麼難？我們試圖⽤數據和分析，⼀步步剖開這個問題。
2030年碳⾼峰，2060年碳中和——中國在2020年做出的減碳承諾中，最重要的⼀環便是能源、便是減少中國經濟對
煤炭的依賴。中國會迅速「去煤」嗎？中國應該怎樣「去煤」？⽽這些承諾，⼜會體現在中國對外投資的能源項⽬
上嗎？本⽂是端傳媒「去煤的未来？」系列報導的第⼆篇（歡迎閱讀第⼀篇：《減碳承諾下的兩座煤城：失去煤的
冷清無措，燃煤正旺的不⾒未來》），我們將借助數據和政策分析，環看煤炭對於今天中國能源、經濟、政治和⽣
活的意義。

煤：積重難返
⾃2006年以來，中國便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的碳排放國。由於巨⼤的⼈⼝基數，中國⼈均碳排放並⾮⾸位，但其
在全球碳排的份額卻不斷擴⼤，2010年還不⾜20%，2020年已逼近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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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末，聯合國195個成員國在氣候峰會中通過《巴黎協定》，擬共同阻⽌氣候的進⼀步暖化。然⽽5年間，CO2
排放持續增⻑，氣候危機進⼀步加劇，美國更⼀度退出《巴黎協定》，將⾃⼰定位為「氣候變化領導者」的中國，
則被環保團體指出在⼀帶⼀路計劃中⼤量投資燃煤電廠，國內⾃⾝縮減碳排進度不佳。
2020年9⽉，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這⼀年的聯合國氣候峰會中表⽰，中國⼒爭在2030年前達碳排放峰值，2060年
前實現碳中和。碳達峰是指CO2排放量達到峰值，⽽碳中和則指⼀定時間內CO2排放量和吸收量相抵。歐盟國家在上
世紀90年代已實現碳達峰，美國在2007年實現，⽇本則在2012年，這些國家及地區均擬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這
意味著，中國碳中和完成時間較其他發達國家晚10年，但同時碳達峰到碳中和的過渡期少10-30年不等，留給這個最
⼤碳排放國家的轉型時間⾮常緊張。
國際上承諾的減碳⽬標，也反映在中國國內的政策制定中。2021年發布的「⼗四五」規劃裏，計劃單位GDP⼆氧化
碳排放降低18%，煤炭、⽯油等化⽯燃料的消費佔⽐由2020年底的84.15%，降低⾄80%，⽽光伏、⾵電等⾮化⽯能
源消費則預計增⾄20%。10⽉24⽇，中國國務院⼜發布《關於完整準確全⾯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作
的意⾒》，其中提到，擬在2030年碳達峰時，⾮化⽯能源消費⽐重達25%，⾵電、光伏發電總裝機達12億千⽡以上
——是2020年的2倍以上；⽽到2060年時，實現⾮化⽯能源消費⽐重80%——與⽬前化⽯燃料佔⽐8成的情況，完全



調轉。
中國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執⾏所⻑董秀成，此前對媒體分析「⼗四五」能源⽬標時表⽰，雖然其中提到的是化⽯能
源，但控制的重⼼仍然是煤炭。氣候⾵險數據提供商 TransitionZero 也提到，若實現不⾼於1.5度升溫⽬標，全球必
須關閉3000座燃煤電廠，其中⼀半在中國。
由於⾃⾝「多煤、貧油、少氣」的能源儲備結構，⼀直以來，煤炭都是中國經濟擴張最踏實的⽀柱。⾃1985年起，
煤炭⻑達30年以來都佔據中國能源消費的7成左右，之後隨2016年開始的「去產能」政策逐步降低，但⽬前仍有接近
6成能源消費的份額。
煤炭的消費結構中，6成⽤於⽕⼒發電，鋼鐵、化⼯、建材等⼯業消耗佔3成。這6成的⽕電煤，也⽀撐了中國⽬前6
成、近5萬億千⽡時的電⼒運作。這些年來，縱然新能源⼀路推進，尤其是⾵電和光伏發電佔⽐不斷擴⼤，但因經濟
發展帶來的總量擴⼤，使得煤炭的絕對消費值仍在不斷增加。

⾵電與光伏：發展仍然受制
能源上的減碳，意味著需要不斷擴增可再⽣能源的發電量。核電因安全問題與鄰避效應空間有限，⽔電涉及⽣態評
估、移⺠安置等問題，因此，中國將主要的壓⼒放在了⾵電與光伏。2020年，中國安裝了50吉⽡的太陽能發電裝置
與70吉⽡的⾵電裝置，使光伏與⾵電的總裝機達250吉⽡、280吉⽡，為了實現2030年⾵光總裝機1200吉⽡的⽬
標，5年內，中國還將擴增⼀半的⾵光裝機。
裝機只是能源轉型的第⼀步，⾵電和光伏能源更⼤的困境在於輸送和儲存。
⾵能和太陽能都⾮常依賴氣候情況，有較強的波動性和間歇性，因此往往出現整體電⼒富餘，但⽤電⾼峰短缺的情
況。⼭東、⻘海等光伏發電裝機⼤省，不少地區出現中午電⼒充沛但⽤電⾼峰的傍晚卻緊張的狀況，導致⽕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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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停機、傍晚滿負荷開動，利⽤率低，效益虧損，⽽與此同時，光伏和⾵電也因低峰時段過渡富⾜⽽棄置率⾼。
⻘海、⽢肅，是中國⽬前新能源裝機最⼤的兩個省份，早期就因輸送及儲存的制約，棄⾵棄光嚴重。輸送儲存的技
術開發、設備建設，都意味著巨額的資⾦投⼊。⽬前，緩解⾵電、光伏輸送難題的主要鑰匙，是特⾼壓線路。據⼤
數據公司賽迪數據，中國2020年特⾼壓產業及其上下游共帶動投資規模⾼達3000億元，2025年碳達峰時，預計將達
到5870億元——超過2020年⽢肅整個省GDP的6成。
不少學者提出，能源改⾰裏有⼀個「不可能三⻆」，即沒有⼀種能源可以做到既供應穩定充⾜、⼜價格便宜、同時
清潔環保。這種選擇的困境，也是中國10⽉東北等多地限電的原因之⼀。
諮詢分析公司IHS Markit的分析師Lara Dong就對FT表⽰，中國必須在對煤炭帶來的環境壓⼒與能源安全穩定之間取
得平衡，⼆者無法同時實現，因此才被稱為能源困境。
此外，有專家援引英國碳軌跡研究員Mike Berners-Lee在《沒有備⽤地球》⼀書中的表述指，全球能源使⽤量是50
年前的3倍，按照這樣的發展速度，即使可以解決太陽能、⾵能的儲存傳輸問題，300年後，可能需要地球上每⼨⼟
地都安裝太陽能板。

https://power.in-en.com/html/power-23959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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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與⼯業⽤氣不斷增加，進口依存度⾼
值得⼀提的是，在⽬前能源轉型較好的歐洲，從煤炭到新能源，離不開相對清潔的天然氣作為過渡燃料使⽤。由於
中國天然氣儲量不⾜、依賴進⼝，中國電⼒結構上的轉變幾乎跳過了天然氣的過渡。但與此同時，中國的天然氣消
費仍不斷增⻑，主要源⾃⺠⽤冬季取暖及⽇常⽣活。
據中國國家能源局《中國天然氣發展報告》，2020年中國⼤陸天然氣消費量達3280億⽴⽅⽶，佔⼀次能源消費總量
的8.4%。其中，城鎮燃氣和⼯業燃料消費佔⽐基本持平，為37％〜 38％，發電⽤天然氣為16%，化⼯佔⽐9%。
2017年起，為提升空氣質量、降低PM2.5，中國⼤陸迅速推進「煤改氣」政策，限制⺠⽤煤燃燒，替代為天然氣。
同年冬天，在政策壓⼒⼤、部分管道鋪設⼯期未完成、天然氣漲價等背景下，河北、⼭西、⼭東、河南等地陷⼊供
暖危機。2021年冬季，受寒流突襲，中國東北、⼭西、內蒙古等多個受侵襲的地區提前供暖，疊加2022年2⽉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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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舉辦的冬奧會所需燃氣，2021年年底⾄2022年年初的天然氣需求，可能會持續⾼位。
中國⽬前是僅次於美國、俄羅斯的世界第三⼤天然氣消費國，2020年消費逾3200億⽴⽅⽶。據《中國散煤治理調研
報告（2017）》，中國在2030年的天然氣⼀次能源消費佔⽐，可能達到15%。也就是說，接下來的10年裏，中國天
然氣的需求可能會增加2倍，⾄7000億⽴⽅⽶。
由於中國已探明的化⽯能源中，天然氣僅佔6%，因⽽⾃2016年起，天然氣就成為中國淨進⼝的主要物品之⼀，2018
年，中國更成為世界最⼤的天然氣進⼝國。據中國⽯油經濟技術研究院測算評估，2020年中國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
⾼達43%，⽽隨著⺠⽤「煤改氣」的進⼀步推進，預計2040年，天然氣依存度將達53%。
不過，進⼝依存度⾼的商品極容易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例如，2020年，由於中澳關係惡化，中國開始⼤幅減少⾃
澳洲的天然氣進⼝，轉⽽增加來⾃俄羅斯和美國的燃氣。
需要指出的是，縱然天然氣相對煤炭、⽯油等更潔淨，單位⽤量燃燒產⽣的⼆氧化碳更少——⽐燃燒⽯油少30％、⽐
燃煤少45％，但其亦是化⽯能源，且在提取、⽣產與運輸過程中也會排放溫室氣體。碳中和能源轉型，必然不能依
靠轉換另⼀種化⽯燃料燃燒實現。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101181-1.html


能源即經濟，經濟攸關⽣活
能源是發展的動⼒，動⼒的轉變也意味著整體經濟結構的調整；若無法迅速轉型，則經濟就會受到衝擊，對於極為
看重經濟發展的中國政府⽽⾔，轉型陣痛尤為痛苦。
據歐盟有關氣候變⾰的智庫Ember2021年發表的《全球電⼒評論》報告，⾃2015年以來，只有5個G20國家（20⼤
⼯業成員國）燃煤電量出現增⻑，中國以5年19%位於增⻑的第三位。2020年，受2019冠狀病毒的影響，多數國家
燃煤發電量出現下降，但中國仍然增⻑了1.7%。
2020年，疫情肆虐之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製造業訂單回流中國。為了緩解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多地地⽅政府
在1-5⽉重啟⽕⼒發電，推進48吉⽡的煤電項⽬，超過2019年全年的裝機量。後雖緊急煞⾞，但2020年全年仍新投
產了38.4吉⽡的燃煤電廠，居於全球之最，⽽在⼆、三位的印度、⽇本，則僅新投產了2吉⽡。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MTcwODAwOQ==&mid=2247484751&idx=1&sn=3dc9d94ebec3e21d84739e7746e8d03f&chksm=e839eec9df4e67df7017dc2bc47f9a4b18ccd042d945ef945205d55c1a88c1b48523b157fc40&mpshare=1&scene=1&srcid=0619IdMCILl5keDuaNpawKRJ&sharer_sharetime=1593693459969&sharer_shareid=f0c5da8ccb7adf0a445566e4315de8c7&exportkey=AUECJskTgnKplVAVs26aF4w=&pass_ticket=NSpYgfAJm0WcvdoPVNx/b6tdJw5YhfHWtXUIeKkj9tfZyoXEwruWkWd3p9xhEf8o&wx_header=0#rd


2021年10⽉，全國範圍的限電引起公眾對能源的不安，能源⼤省⼭西遭遇的特⼤暴⾬，加劇了煤炭的緊缺。10⽉
末，中國北⽅⼜過早進⼊寒冬，不少地區提前供暖。在經歷限電之後，中國放開了煤炭⽣產的限制，並同時加⼤⾃
哈薩克斯坦、南⾮、莫桑⽐克進⼝煤炭。
從9⽉末⾄10⽉的限電，尤其東北三省⺠⽤電的限制，使得很多⺠眾對於「減碳」終於有了實體的感知。
9⽉26⽇，⿊⿓江⼤慶的梓御⼀早就發現停電了，沒有任何通知，電梯動不了，路燈關了近⼀半，甚⾄⼿機信號都因
停電影響附近網絡訊號基站運作⽽變得斷斷續續。與此同時，停電後，⼩區⽔壓泵無法使⽤，⾼層⽤⽔成了問題。
這樣時停時有的情況持續了兩三天，⼈們漸漸學會了提前備好飲⽤⽔，和準備充電燈泡、充電⽤具。
在浙江合夥經營著⼀家⽇化廠的樊卓，9⽉28⽇收到有關部⾨通知，要求⼯廠在29、30⽇裏選⼀天不⽣產，於是⼯廠
只好提前放國慶假。10⽉上旬，限電變得更加頻繁，樊卓的⼯廠被要求週⼆、週三、週四限電。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151282/china-steps-coal-imports-kazakhstan-south-africa-and


據樊卓介紹，限電影響了整個產業鏈條的時間與成本，上游化⼯原料價格⾶漲，曾7、8塊⼀公⽄的⽢油，限電後翻
倍到16塊，且包材很慢，相應的，價格雖不會⽴刻傳導⾄下游，但給下游客戶的交貨時間也會順延。
9⽉底⾄10⽉的限電，也更⼤範圍影響到了Apple、Telsa、Intel等國際廠商的供應鏈，⾏業運轉速度均被放緩。
作為「世界⼯廠」，全球都依賴著中國廉價電⼒及成本所製造的商品，⾦屬、⽯油提煉、鋁、甚⾄太陽能電池板，
這些⾼耗能產品為全球供應鏈提供著廉價的成本基礎，架構起中國經濟基層的⽣產鏈條，同時也是最⼤的碳排放部
⾨。

Bloomberg根據芬蘭的環境研究項⽬組CRE在2021年發布的⼀項研究，製作了⼀個互動⾴⾯，其中提到，數⼗家⼤
型中國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電⼒、鋼鐵、⽔泥、煉油等⾼耗能產業，佔據了中國乃⾄世界主要的碳排放份額。例
如，國企中國⽯油的碳排放量甚⾄超過加拿⼤，⽽中國建材的碳排放則相當於法國。2019年，中國產⽣的超過130億
噸⼆氧化碳，其中就有40億噸來⾃建築材料鋼鐵、⽔泥等的⽣產。

https://www.environmentalleader.com/2021/09/china-energy-cutbacks-slow-manufacturing/
https://www.bloomberg.com/graphics/2021-china-climate-change-biggest-carbon-polluters/?sref=JOJqJQ43


國際環保NGO綠⾊和平東亞分部項⽬副總監張凱也對端傳媒表⽰，不同產業的能源轉型裏，⼯業轉型困難程度最
⼤，例如鋼鐵⽣產的⾼爐加熱和⽣產過程中的脫碳所需要的⾼溫和還原劑，未來可能會使⽤氫氣進⾏替代，但都依
賴技術進步和成本投⼊。
《清華⼤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2020年末發布的《中國⻑期低碳發展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綜合報告中
也提出，中國的製造業處於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因此，產品能耗過⾼，急需產業升級。



產業升級、動⼒轉變，都意味著更多經濟成本的投⼊。清華⼤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的估算顯⽰，若依照
1.5°C的全球氣溫升溫上限計算，2050年的GDP損失可能接近4%。不過與此同時，PM2.5濃度會下降，環境質量也會
⼤幅度提⾼。



與此同時，據興業銀⾏經濟學家魯政委分析，單位GDP能耗增速與第三產業GDP佔⽐呈負相關。也就是說，產業結
構轉型也意味著，服務業可能在中國整體經濟結構中佔⽐增加。
此外，中國經多年試點終於於7⽉16⽇啟動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由⽣態環境部監管，交易則由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完
成。碳交易市場即政府為每個企業發放的碳排放配額，可以⽤於在碳市場中進⾏買賣。不過，⽬前中國的碳交易市
場僅適⽤於電⼒公司，包括2200餘家企業，⼤部分為國有，這些企業每年在中國總體碳排放中佔40%以上。
⾦融分析集團TransitionZero指出，中國政府對這些電⼒公司分配的額度過多，以⾄於需要購買的數量很少。同時，
中國的碳排放交易市場設定的是每單位發電量的碳排放限額，⽽⾮整體碳排放上限，這樣的標準較⽬前已成熟的歐
洲碳市場要寬鬆很多。

威權環保主義

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china-launches-carbon-trading-market-as-urgency-to-cut-emissions-grows/


中國前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江⼩涓在《⾼層到底怎麼決策?》⼀⽂中以環保政策舉例表⽰，⾼層的意願意志起了決定
性作⽤。
威權體制之下，中國各級政府均是向上問責制，即下級主要完成上級分配的任務，任務往往通過「五年計劃」等重
⼤規劃傳達，這些任務也往往有具體的指標及表現衡量標準，經濟如此，環境也不例外。權⼒核⼼的重視程度、⼒
度，決定著政策實施的嚴格情況，⽽公眾對於政策制定、實施參與程度都很有限。
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初的中共⼗⼋⼤中，其就將「⽣態⽂明建設」寫⼊黨章。2018年，習近平出席第⼋屆中國⽣
態環境⼤會。在會議中，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提及「習近平⽣態⽂明思想」。「⽣態⽂明」也成為習主要的意識形態
體系之⼀，2021年7⽉，⽣態環境部甚⾄在北京成⽴「習近平⽣態⽂明思想研究中⼼」。
2016年，環境保護部（現已改組為⽣態環境部）還宣布建成中國國家⽣態⼤數據平台，擬整合過去不完整、不準
確、多數據源的數據情況，對相關數據進⾏統⼀管理和監控。但⽬前，相關數據的公開程度，仍然受到批評。
2015年末，中國成⽴中央⽣態環保督察制度，並在河北省推廣試點，後歷時兩年分4輪在全國推廣，部分省還設⽴了
專項警察。2021年2⽉，中央⽣態環保督察組甚⾄公開批評國家能源局，指能源局佈局不合理，未能限制煤電項⽬的
擴張，「該建的沒建、不該建的建了」——此前從未有中央級別的機構因能源發展受到批評。
截⾄2021年8⽉，共6000餘名中國官員因環境及能源事件被問責，其中省部級官員有20位。

https://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21-05-11/doc-ikmyaawc4508693.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2-04/doc-ikftssap3042126.shtml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08-02/9534065.shtml


不過，嚴格的懲戒未必意味著最好的效果，畢竟衡量地⽅政府⼯作最重要的數字仍然是GDP，⽽減碳指標往往並不
如GDP這樣單⼀可⾒。因此，⼤多數情況下，地⽅政府會在減碳達標和實現經濟增⻑中來回拉鋸，並依賴運動式治
理。
例如，2017年起為降低PM2.5⽽主要在北京、河北、⼭西等地實施的三年「藍天保衛戰」計劃。政府通過運動式治
理——關停⼯廠、即使是三四線城市仍然限制單雙號⾞流、以及粗暴的供暖「煤改氣」，快速達到了⽬標，但2017
年末的「煤改氣」，也讓不少北⽅農村，甚⾄部分學校，經歷了⼈為最冷的寒冬。
在中國提出「3060」雙碳⽬標之後，地⽅政府為達到氣候治理上的績效，也開始粗暴關停部分廠商或⽣產線，以及
如2021年9⽉底發⽣的無預警拉閘限電的情況。
事實上，根據國際環保組織綠⾊和平的統計數據，2020年中國全國⼈⼤批准了6.35萬億的財政刺激計劃，以應對
Covid-19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然⽽各地地⽅政府新增的地⽅債中，卻很少投向綠⾊經濟。不僅如此，2020年地⽅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1211-youropinion-change-coal-to-gas/


政府還放開了燃煤電廠的批准許可，使得⼤量額外的煤電裝機落地。
同時，柏林⾃由⼤學中國研究所及復旦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學者，在其相關研究中指出，隨著上級動員式環保命令的
增多，地⽅官僚可能也⾯對「過度動員」的問題，這些地⽅幹部可能無法像此前⼀樣積極開展之後的環保運動。
也有學者則提出不同的看法。清華⼤學的學者在2021年發表的研究中表⽰，環境質量、氣候變化正成為⼀種全球公
共產品，中國政府也正在其中尋求繼經濟合法性之後新的執政合法性。他們提到三個原因：⼀是Covid-19⼤流⾏期
間，中國疫情治理的成果被納⼊了意識形態宣傳中；⼆是，疫情期間全球經濟都⾯對強烈不確定性，經濟合法性可
能難以為繼；三是千禧⼀代及Z世代等新⽣代的崛起，他們有著較強的氣候和環境保護意識，可能成為⽀持新合法性
的主要來源。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9644016.2018.1491116?src=recsys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9644016.2021.1985221


除此之外，習近平上台後，⾮政府合作組織（NGO）的⽣存空間便愈漸狹窄。2017年，中國頒布《境外⾮政府組織
法》，NGO的註冊及審查愈發嚴格。然⽽縱觀全球其他國家及地區，環保NGO在平衡各⽅權益、監管超排企業、維



護個體在能源轉型中的聲援等中，均有著不可或缺的作⽤。
於是，環保NGO在中國國內也呈現兩種狀態，⼀種與政府或政府⽀持的研究機構合作，另⼀種則在被打壓、噤聲。

2021年11⽉2⽇，中國⼭東省⽇照港内的煤堆。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全球氣候領導者，問號
2016年，中美氣候合作的研究專員易塵（化名）在摩洛哥參加全球氣候變化⼤會（COP），期間恰好美國前總統特
朗普宣布當選，同期參會的美國⼈都因此難過失望，甚⾄握著她的⼿說，「未來就靠中國了，我們已經徹底退出氣
候舞台了。」「當時很多美國⼈這樣想。」易塵回憶。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擔⼼強硬作⾵的中國模式的輸出，憂慮這可能摧毀全球⺠主進程。9⽉，美國氣候特使John
Kerry在訪華以圖氣候領域合作時，中⽅未派出⼀直在氣候領域談判的解振華，反⽽將新疆、台灣等問題推上了談判
桌，談判不歡⽽散。縱然在COP26中，中美兩國在會議鄰近尾聲時發布聯合聲明，似乎暫時擱置了彼此地緣政治的
衝突，但不久便⼜在媒體中打起⼝⽔戰。
「威權與⺠主，哪個更有利於環境政策實施，這件事⼀直是環保研究圈裏⼤家在辯論的問題，」易塵表⽰，中國環
保政策的實施，從表象上看的確相對⾼效，但也有研究提及，這樣的⾼效或許與強制作派關係不⼤，更重要的是中
國喜歡採⽤試點的環境政策，這種先試點，再摸索經驗推廣的模式，與威權政體關係不⼤，反⽽或許是可以參考的
模式。
除此之外，缺乏問責機制、⺠間聲⾳難以回饋的威權環保主義，是否可以實現減碳⽬標及其可持續性如何，也是必

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11102-%E5%8C%97%E4%BA%AC%E7%A8%B1cop26%E6%B2%92%E7%B5%A6%E7%BF%92%E8%BF%91%E5%B9%B3%E8%A6%96%E9%A0%BB%E7%99%BC%E8%A8%80%E7%9A%84%E6%A9%9F%E6%9C%83


須要回答的問題。
2021年9⽉下旬，中國宣布停⽌新建境外煤電項⽬。在此之前，韓國4⽉宣布停⽌國家⽀持的海外煤電投資，⽇本緊
隨其後，中、⽇、韓三國公共資⾦佔全球海外煤電投資的95%以上。只是，中國僅宣布不再新建，並未提及在建、
擴建的項⽬。如同中國國內減碳措施未有總碳排放量⽬標、不再新建、擴建煤電廠⼀樣，這些去煤的承諾將何時實
現、如何實現，成為⼀個問號。
⽂中梓御、樊卓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朱曉盈、⾺達、卓琳對本⽂亦有重要貢獻

端傳媒「去煤的未來？」系列報導與環境與氣候報導媒體機構Earth Journalism Network（EJN）合作，是EJN關於亞洲化⽯能源投資的跨
境合作報導「Available but not Needed」的⼀部分。

COP26  去煤的未來  減碳承諾  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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